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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中國青年反共救國團的團員 

清華大學材料工程學系教授 徐統 

（民國 51 年畢業校友） 
 
 

「時代在考驗著我們 

我們要創造時代 

革命的青年 快下決心一齊來 

反侵略 反殘暴 

掀起青年救國的高潮 

驅俄寇 殺朱毛 

誓復國仇救同胞 

團結奮鬥 服從領袖 

重建三民主義新中華 

讓青天白日滿地普照」 

 

「救國團」慶祝五十週年。唉！日子過得還真快。還記得上面那支團

歌剛上市的時候，怎麼轉眼就過了半個世紀呢？那時候它叫「中國青年反

共救國團」。前幾年改名字，去掉了「反共」兩個字，成為最後一個摘掉「反

共」頭銜的組織。五十多年來，救國團這個組織經過了不少變化，摘掉「反

共」不過是最近的一變。我沒仔細研究過它的歷史，但是親身經歷的見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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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許也挺有趣的。聽我道來。 

 

想當年，在下也是中國青年反共救國團的團員哪！那時候的救國團勢

力龐大，領盡風騷。但是我這個團員可沒一點兒風光；我距離政治的核心

和報紙的頭版，不知幾千萬里。那年頭，救國團有十多萬團員：全台灣的

高中高職男女學生，一律是救國團的團員。那年頭，我的名字上過幾次報

（不在頭版），都和救國團有關。頭一次是考上高中，報紙登了榜單，意味

著我就要成為救國團的一份子了。還有兩三次，是參加救國團的暑期活動。

那時暑期活動期間報紙都闢專版報導，就像現在報導奧運一樣。我在營隊

裡參加文的武的競賽，得過幾個獎，因而也在報導之列。 

 

 
圖 1．筆者的救國團符號 

 

圖 1 是我的團員符號，天天別在制服的胸口。台灣光復以後，早期的

高中學生制服是和軍服差不多的：男生戴大盤帽，女生船形帽，青天白日

帽徽。領子上金色領章，都是軍服的格式。民國四十五年左右，據說是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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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院的反對之下，把帽徽改成「學生」兩個篆字，白地藍字。制服的胸

口，一邊繡著學校的標誌和學號，另一邊就別這個符號。我沒趕上戴青天

白日徽的學生帽，卻撈著別符號的尾巴。 

 

救國團把全國高中生納入編制，每個縣市有救國團的支隊部，學校則

是一個大隊。所以我隸屬台北市（還是省轄市）支隊，成功中學大隊（那

時不叫「成功高中」，年輕的朋友請別搞錯）。接下來按年級班別編隊：第

二中隊第六區隊就是高二己班。區隊之下再分成幾個分隊，一個分隊就是

升旗出操時各班排隊的一列。從人數上來比，我們的中隊比軍隊的連大，

而區隊和分隊則大致相當於軍隊的排和班。這個符號的背面蓋了訓導處的

章，還有發的日期：民國四十九年九月。那時，我們除了知道自己是幾年

幾班，還要記得自己是第幾中隊第幾區隊第幾分隊。教官們在集會和軍訓

出操時，大都以隊別指揮。 

 

想起戴符號的日子，百感交集。好感壞感都有；好壞都難忘。我們出

兵操用的是槍機上扣著防塵蓋的日製三八式步槍。據說這防塵蓋是日軍為

了侵略乾燥多風沙的華北而特別設計的。中國人俗稱「三八大蓋兒」，插上

刺刀幾乎和我一樣高。男孩子可能天生愛玩刀槍；沒有人喜歡立正稍息向

中看齊的基本操，但是發下槍來，人人都興趣盎然。手握步槍，腰掛刺刀，

連立正稍息向中看齊都不那麼討厭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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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用的還不是普通的三八大蓋兒，它有個特別的名稱，叫「改造七

九步槍」。這種槍只供出操用；每學期一次到三張犁靶場（今世貿中心一帶）

實彈射擊，用的是「比造七九步槍」。這「改造七九」和「比造七九」，曾

經困惑了我一陣子。後來問了教官，才弄清楚，原來三八步槍的口徑是 6.5 

毫米（公釐）。勝利後國軍接收了日軍的武器，把槍管通大，以便使用國軍

的標準 7.92 毫米子彈。這就是「改造七九步槍」，簡稱「改七九」。不過

槍管通大，管壁就薄了，容易炸膛。所以不讓學生用它來打靶。打靶用的

是比利時造的七九口徑步槍，簡稱「比造七九」。（當時美軍的標準步槍口

徑是 7.62 毫米，或 0.30 英吋。國軍稱之為「三零步」。） 

 

1986 年秋天我去大陸，正逢他們開辦大學新生入學軍訓，我得以參觀

解放軍教官帶學生出兵操。口令喊出來，一樣是立正、稍息、向中看齊。

真親切！尤其是女教官尖細的口令，叫我想起從前我們最看不起的女生出

兵操。休息時我替幾個女生照了相。當時沒有注意，回來沖出照片，才看

到她們的槍托上白漆寫著四個大字「嚴禁射擊」（當然是簡體字）。想來也

是不堪用的槍，才下放到學校去。海峽兩岸，真是親兄弟啊！ 

 

高中畢業二十多年後，我在美國的跳蚤市場上見到一支三八大蓋兒，

如見故人，立刻買了下來（如圖 2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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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．筆者在美國跳蚤市場買到的三八大蓋 

 

這支槍應該是美軍的戰利品，原版，沒改造過。我沒有試射過這支槍，但

是還能將它分解結合。這是中國青年反共救國團直屬台北市支隊成功中學

大隊的教官教我的本事，居然還沒忘光。又過了大約十年，在另外一個跳

蚤市場買到了刺刀。槍和刺刀沒法帶回台灣來，都留在美國了。現在我坐

在新竹，只能把玩著當年戴的符號，遙想那投身中國青年反共救國的行列，

操「三八改造七九」的日子了。 

 

這個符號是布的，黑字藍框。成功兩個大字是紅色的。右邊是四色的

救國團團徽，綠地、紅槓、青天、白日。布符號外面還有個塑膠套，背後

有兩支小別針，用來別在制服上。符號上緣的中間扎有兩個針孔，可能是

開學剛領到時還沒買膠套，就暫時用一支大頭針別在制服上。 

 

我想這應該是末代符號了。因為記得在我畢業之前，這種全國皆兵的

做法，又遭到立法院的反對而取消。此後高中學生不再是救國團的當然團

員。改成以學校為單位，做救國團的團體成員。學生的軍事化編制和符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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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就廢了。 

 

從高中到大學，我參加了不少救國團的活動：學校裡的軍訓是教育部

的軍訓處主導的，我卻是救國團編制內的人員。我們也搞不清楚到底是教

育部歸救國團管還是救國團歸教育部管。參加的校外活動，幾乎件件與救

國團有關。暑期活動裡最紅的外島戰鬥營，我高中去澎湖，大學去馬祖。

大學畢業當完了兵，還以社會青年的身分參加金門戰鬥營。那時我軍中的

同事有調到金門的。可惜沒機會探訪。但是見到了正在服役的大學學弟。

1997 年，我參加了一個特別的旅行團到金門三天兩夜。團員有一半是在台

灣工作的美國人。第二晚我們在旅館的大廳聚會，領隊要大家說說感想。

他要求從前來過金門的人先說說從前對金門的印象。輪到我時，我說了這

段經歷： 

我參加金門戰鬥營是 1968 年的八月。十天後結訓，正逢颱風，不能開

船。於是我們在島上多留了三天。這三天對我來說是賺到了。因為金門並

沒有風。我們不能整天吃飯睡覺，隊職官還是要給我們排節目，好玩得很。

八月二十三號是個特別的日子—八二三炮戰十週年。那天晚上我們在擎天

廳舉辦晚會。節目完了卻不帶我們回金門中學營地。後來知道，是擔心對

面會在這天有動作。直到深夜，看看不會有事了，纔讓我們回去睡覺。就

在晚會後「躲警報」的時間裡，來了一位高級長官—蔣經國。他是救國團

的創辦人，第一任主任，那時是國防部長。蔣經國穿著草綠色軍服，沒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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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章階級。他同我們說說話，握握手。上台講了簡短的幾句話。二十九年

後，在旅行團的聚會上，我按照我的記憶，學著蔣的口音說： 

「各位同學：今天，我們站在這個反共的最前線。敵人就在對面。我

們一定要提高警覺，團結奮鬥，來完成反共復國的神聖使命。祝各位身體

健康，學業進步。」 

 

我的報告贏得滿堂彩，連旅館櫃台上的小弟小妹都大力鼓掌。只苦了

幾位粗通中文的洋記者。他們對付不了我模仿的浙江口音，只有傻眼。 

 

2002 年為救國團 50 週年而寫。 


